
窗前小诗 邵燕祥

           鸽 子
那时我坐在小院台阶上
仰望鸽子转过低低的天空
转走了，不见蓝天上的鸽影
回来了，又一阵悠扬的哨声

我知道那是胡适的鸽子
它们游戏着，夷犹如意
跟着那一群鸽子，我长大了
胡适走了，鸽子是不是也搬家了？

我只长到了近一米七的个儿
眼前的楼长到了三十多层的高度
抬望眼，一群鸽子绕着楼飞
越飞越高，鸽哨像来自很远的远处

高楼的飘窗里没有胡适
这一群已不是胡适的鸽子
飘窗里甚至也没有艾青
鸽群在寻找诗人的眼睛

艾青的鸽子也早就飞散
这一群鸽子没有去追赶
它们只是绕着一层层长高的楼群
回环来往，带着悠长的哨音

绕着楼腰，再绕到楼顶
急切的哨音急切地呼唤搜寻
新楼和鸽子，在新的高度上
等待着新高度上的诗人
附注：胡适早年在北京，艾青后来在北京都写过

《鸽子》，胡适诗如下：
云淡天高，好一片晚秋天气！ /有一群鸽子，在空

中游戏。 /看他们， 三三两两，/回环来往，/夷犹如意，

———/忽地里，翻身映日，白羽衬青天，鲜明无比！

十日谈
父母的馈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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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峰山
储福金

    从南京坐火车去湖南
雪峰山，原以为路途遥远，
起码要一天时间，谁知不
到六小时就到了雪峰山
脚，出溆浦站时便叹，如
今的高铁真是快。站四面
环山的站口，抬眼
看，远处山色青蒙，
近处的人与物都显得
清明。

上雪峰山，走的
是雪峰山的溆浦一段，属主
体部分。莽莽雪峰山，绵延
七百里，是传说中的中华
第一神山古昆仑山。两千三
百年前，楚三闾大夫屈原
发问：西北方的“昆仑县
圃，其凥安在”，指的就是
雪峰山。
当初，屈原被贬便是

溯沅江而上，进入雪峰山
腹地。“入溆浦余儃徊兮，
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
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屈原流放溆浦，长期活动
在沅水流域，吸纳“楚声”、
“楚歌”等南楚文化元素而
独创“楚辞”。雪峰山地区
的沅水流域，也因此而成
为“楚辞”的发源地，溆浦
则是“楚辞”的故乡。

雪峰山是蜂窝形态，
千峰万仞，沟壑纵横，车行
眼见向上而去，却又下到河
溪水平面的岸边。车再向
上，这便来到雪峰山大花瑶
景区。雪峰山居住着中国唯
一的花瑶族。花瑶人好客，
寨门前鼓乐歌舞，花瑶的姑
娘敬酒，以三碗倾斜叠加，
酒如瀑流入口，再喂上一
块晶莹透亮的去了油的肥
腊肉，让人飘飘欲仙。

花瑶是一个爱美的民
族。男女都喜欢五彩服饰，
尤其女人的服饰最是鲜艳
夺目，其着装，在汉人眼里
如衣缀花彩，但在雪峰山
却是人与自然的绝妙融

合。“农工士商多女辈，渔
樵耕猎尽红妆”，款款歌
声，绵绵笑语，让你如入女
儿国。
在寨中，看了当地艺

人演的傩戏。说是戏，实在
看不出剧情。只听开场的鼓
乐，接下来是演者高亢的唱
腔，唱了一会儿，本来只是
化了妆的演者，戴上了面
具，围着一张桌子在唱中走
动着，走如踏步之
舞。那桌上放着一
条草绳扎的船形之
物，后来，演者又把
那船拿到了手上，
仿佛草船又是一个道具
了，依然是声亮的说唱。
傩，源于原始社会的

傩祭。傩舞是古代祭祀仪
式中的一种舞蹈，傩戏是
在傩舞的基础之上发展形
成的一种戏剧形式，被称
为“中国戏剧活化石”。傩
戏于康熙年间，就是在湘
西这里形成后，由沅水进
入长江，向各地迅速发展。
傩戏也正是中国戏曲的源
头之一。
对这傩戏，我看不懂，

也听不懂。问同行的当地
文化人，他们也听不懂，只

道傩戏是酬神敬神的，傩谐
音为土语“乐”，这个乐是使
役动词，酬神的方式便是以
戏来乐神一乐。想想也对，
既是酬神，神又何在乎有形
之物？献上精神之乐，乐神
一乐，倒有着一种浪
漫、谐趣的情调了。

夜宿雪峰山溆浦
高峰的星空云舍。傍
晚时分，下了一点雨，

顿时悬空的木楼前涌来了
云雾，云雾漫漫，低头再不
见白日里看到的山背梯
田。山背梯田也是此处一
景，特别是从山峰望去，一
块块，一片片，一层层，依
山而造的梯田，从山脚盘
绕到山顶，层层叠叠，形状
各异；也不再见树木掩映
中的村落山寨，近年来，雪
峰山人家几乎家家都修建

了新房，山寨中一
座座错落有致的两
层楼房，挑着飞檐，
砌着阳台。眼下只
见云涌雾团，真使

人有跨步出去便能行在云
上的感觉。

既是雪峰山高处，高
度多少？也就是海拔一千
多米以上。我知道，中国的
高山积雪，雪线一般在三
千五百米以上，一千多米
如何能成雪峰？问起来，陪
行的人告诉我，雪峰是雪
封的谐音，因为雪峰山山
势陡峭，一旦下了雪，山上
结成冰，道路就不可行走
了，如被雪封。但雪后的雪
峰山，树上，草上，岩石上，
房檐上，悬着的，挂着的，
凝着的, 都是一片透明晶
莹的冰凌，雪封所在山地，
处处冰塑，只有在山里生
活的人，才能见着这无可
比拟的冰凌美景。
参加了作家与树结缘

的活动，在一棵认领的松
树上系一条红绸带，看这
棵青翠的松树，就觉亲近，
挂上一块寄语的纸牌，我
留言为：我心似旧识，梦幻
亦欢喜。

人生一遭，与人，与
文，与世，亦是如此。

想多少年后，在书桌
前静心，或许那山、那人、
那树，便来心念中：你安
好否！

岁月无恙，便是年里最美的秋
优 雅

    似乎还沉醉在昨日的细雨里，
一晃秋已深了，有红枫成林，有群雁
南飞，有丹桂飘香，掬一捧清凉，染
一指花香，人间最美是深秋。
深秋的天，虽然没有春的百花

盛世，明媚淋漓，依然有着
一川山岚的广博霞飞鹭
起，秋水长天。行囊里偶然
落入的一粒种子，也会随
风起舞，开成一朵花，结满
一生的芳菲。秋风渐起，有天边的云
朵，纤巧一撩，心旌开始摇曳，那些
久远的牵念，就这样被轻轻唤醒。
深秋的风，仅在一念之间，无需

任何的牵引与安排，就这么静了，不
繁华，不轻浮，安静清澈。
古往今来，多少人都借着秋，说

尽相思，说尽愁苦，说尽悲欢离合，
说尽万苦沉寂。

其实，我们又何须一一细数，人
生本就是一场绚烂的花事，无论繁华

或荒凉，惟愿每个人都深情地活着。
光阴如洗，明净若秋，一些美好

化作清晨的薄雾，无限柔婉，一些感
动，留下清浅的雅韵，无限静谧。
折一枝桂花的香息，沿着轻盈

的脉络，给心灵开一扇窗，此时此
刻，只愿与心仪之人，执子之手，与
子偕老。
所有途经的温婉，走过的足迹，

都会留下拈花微笑的心情，而这繁
华落地的轮回，亦会淡了流年，明了
身心，成全内心深处的慈悲。
生命若水，穿尘而过，真正的欢

喜是始终都在的一份初心，岁月流
转，却不离不弃，给心灵开一扇窗，
让阳光照进来，岁月一定会眷顾热

爱生活的人。
人生就像一场梦境，一次次的

洗礼，也只为梦醒的那一刻，眼角不
再触目凄凉，走过的路，或平坦或
崎岖，只要有喜欢的风景，有珍惜且

同路的人，那么，我们就不
忧伤。
或许，一生之中是有

生灵因果的，花开无声，叶
落归尘，生命无限的循环

往复，去去来来之间，只要你知我
懂，你明我依，那么人世再凉薄，我
们也会笑着原谅。
无论岁月如何纷繁，寡淡，风翻

云转，我只愿与你寂静欢喜，默然
相望。

一个人是诗，
两个人是画，岁月
无恙，你我无惧，
便是流年里最美
的风景。

是
他
们
赋
予
我
能
力
和
勇
气

吴

霜

    我的父亲吴祖光，母亲新凤霞，这
是人人皆知的事情。父亲是名人，母亲
也是，有一对名上加名的父母，我应该
真的是被天上的一个大馅饼砸到了。

人生是属于每一个人的珍宝，唯
一、独特，没有复制的可能。但是人的经
历又大都不会与社会分离，同一
时代的波动和影响给予这个时
代的人们的影响都是平等的，于
是每个人的人生有了共性。别人
经历的我也经历，别人遇到的我
也遇到。如果有人说，阳光和鲜
花你都比别人优先获得，因为从
你父母那里直接就拿到了，那就
是你的后门。

其实，面对得天独厚的盛
名，有的人沾沾自喜，有的人压
力倍增，我属于后者。

对于这一点，我妈妈很清
楚。她常对人说：“我女儿不喜欢
别人总提父母。”她了解我，所以
在我的专业上她同意了我的选
择。我继承了她的资质，有条好
嗓子，有快速的学习能力，有舞
台上的表演天分。但是我没有选
择去唱她的戏曲，虽然我自幼就随她出
入演出剧场，在她身边观察她的舞台形
象，感受她的歌唱表演魅力，听到观众
们的欢呼赞美，她的表现能力使我得到
了直接的浸润。但是，我在懂事以后决
定远离她的专业，进入了另一个园地，
那个地方我在十六岁之前没有涉猎过。
那个园地里的一切，我妈妈难以给我帮
助。那就是我后来赖以独立于世的专
长：西洋歌唱的舞台。

我妈妈不会唱西式歌曲，但是她头
脑清楚，深知西洋音乐是一门深邃高雅
的艺术门类。她很高兴地支持我的学习，
在第一时间为我购置了一架立式钢琴，
从此我开启了对西洋音乐的艺术追求和
探索，后来进入音乐学院，再后来去美国
的名校完成学业。我独立走在另一条表
演艺术的道路上，并没有妈妈的扶持陪
伴，我觉得很惬意，因为没有了压力。

从学习音乐开始，我就发现，我有

一种其他同学并不具有的能力，这个能
力让我和他们不同，因为他们都是站在
那里端庄肃然地歌唱，而我不同，我喜
欢边动边唱。我也被要求双手交叉在胸
前端庄地演唱，但那不是我的本性，我
会在课堂上服从老师的要求，而课下的

练习中，我依然会让身体手脚随
着歌声动作。我感觉那是演唱中
投入情感的一种辅助形式，那样
的演唱使我松弛，使我摆脱紧
张，后来那成了我歌唱的一部
分，最终，那成了我独有的特点。

我为我的这种演唱找到了
理论根据，这些根据来源于读
书。爸爸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引导
我读书，这些书包括世界名著和
中国名著，还有许多历史书籍，
不少书我虽读不懂但却必须要
读，因为是爸爸的要求。虽然我
平时会和他撒娇要这要那，但是
在读书这件事情上我出奇地服
从，因为我知道爸爸读书非常
多，多到我一辈子也不可能读完
像他那样多的书。我读过《邓肯
自传》，那是一位发明了现代舞

的大舞蹈家，她的舞蹈与众不同，自由
随意的舞动造就了她的传世舞姿。破除
以往的戒律，走自己的路是她的成功之
道。我还读过很多关于艺术家的作品，
读过唐诗宋词元曲清小说，读书多了就
发现，坚持一种只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
特点是让自己自立于众的法宝。

于是，后来的我拥有了自己的歌唱
表演风格，我把从妈妈那里得到的舞台
表现力勇敢地和传统西洋唱法对接，与
那些顽固坚守传统风格的反对者的声
音抗衡，因为我有的是支持者：无以计
数的观众。

是爸爸和妈妈赋予了我能力和勇
气，这样的精神馈赠足以使我享用一生。

父亲是指挥家，

全家每个人都在他的
指挥下同台演出过，

所以家人也是乐队成
员，明请看本栏。

看
许
昕
打
球

宋
仲
琤

    美食解
馋，美酒解
酲，香茗解
渴，笑话解
闷，魔术或

艺术呢？解气。当然，这里
的气不是怒气，也不是戾
气，更不是邪气，而是
“（恢恢乎吾养我）浩然之
气”；这里的艺术和魔术，
也不是通常意义上
的艺术和魔术，而
是乒乓球国手许昕
打球。

看许昕打球真
是过瘾，与杜甫“观
公孙大娘舞剑”和
白居易听京城女弹
琵琶可媲美。许昕
这哥们无愧于“乒
乓艺术家”“乒乓魔
术师”称号———乒
乓打得好的，中国多如牛
毛，不稀奇；打得好看，才
稀奇。何意百炼刚，化为绕
指柔，许昕将小小银球玩
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难
怪，球迷称马龙为“龙哥”，
而称许昕为“昕爷”，论年
龄，马龙比许昕长；论地
位，马龙比许昕高；论成
就，马龙比许昕大，而且大
得多。可是，论玩球，许昕
远甚于马龙矣。远台拉弧
圈球，近台挑打，低了用高
调弧圈回击，长了爆冲。
至于搓球，更是直板的强
项，毋庸赘言。而这些，许
昕都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
地步。
不仅如此，他还能将

左手绕到背后从右边接
球。这一手绝活，我未曾一
见（德国波尔曾将右手的
拍子换到左手接球而且成
功，亦为一绝）。
将一项极具对抗性的

运动演绎成舞蹈、发展成
魔术、塑造成艺术，许昕当
之无愧为乒坛第一人。玩
球，玩到无人能及，这，也
是境界。词，有境界自成高
格（王静安语）；乒乓，有境
界自成圣手（今年亚锦赛
夺得 3 个冠军 1 个亚军，
世界排名第一）。

国家乒乓球队里，许
昕、马龙、王楚钦、孙颖莎
都是用脑子打球的。换句
话说，即使是手上技艺，也

得脑子指使。用脑子打球，
艺也，上者也；用手打球，
技也，中者也；用身体打
球，术耳，下者也。因此，同
样是屠夫，杀狗的樊哙、杀
猪的专诸都默默无闻，而
解牛的庖丁千古留名。这
并不是因为樊哙、专诸屠
宰技术有什么差池，而是
庖丁的牛杀得极具艺术、

极其魔术。杀的人
行云流水，看的人
眼花缭乱、目不暇
接，与看许昕打球
一般无二。

看许昕打球，
虽然不及公孙大娘
舞剑“霍如羿射九
日落，矫如群帝骖
龙翔。来如雷霆收
震怒，罢如江海凝
清光”那般壮观，却

也与东瀛围棋翘楚武宫正
树难分轩轾。

乒乓、围棋，术不同，道
一也。武宫正树是下宇宙流
的，他的棋下得极其好看。
有时候，他宁可输棋，也不
肯下得难看。
如此追求“好玩”，全球

无二。当然，他是超一流
棋手，棋力也好生了得。反
过来，下得很好看而棋力
一般就是花架子，万万要
不得！

宋代苏舜钦以《汉书》
下酒，惜哉我不会喝酒，不
能一边观看许昕打球，一
边喝一声彩，饮一大杯，但
是我观看许昕打球，立即
心游八极、物我皆忘，虽在
千里之外的电视机前，却
每每感觉就在现场，许昕
身旁，挥拍厮杀、宠辱皆
忘，泯然其中矣！

奥克兰湖区人家 （水彩） 周宪法

画 忆
陈 迅

    看画，想起一段往事，美美的。
明代画家项圣谟看同时代画

家李日华的山水画《枫林钓舸图》，
往事涌上心头，便在画上方空白处
题写了一首七言诗，云：“记得枫林欲醉时，青山过雨听云
移。悠然放舸来溪畔，读罢残书理钓丝。”
枫叶红了的时候，秋色迷人。一场雨，让青山更青，

红叶更红。静下心来，听云在山间移动的声音。驾一叶扁
舟，来到溪畔，读上一会儿书，再弓身垂钓。


